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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—以有趣的照片

为由头，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
事。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 也可以
是昨天的故事 （每篇1至4张照片
均可， 800字左右。 请注明您的
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—以真实的工友
间发生的事情， 表达工人阶级的
互助情感 （每篇800字左右， 要
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—以照片为由
头 ，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 800字左右，
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—讲出您青年时
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 每篇 500
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。

家庭相册———以家庭照片的
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（每
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
深的工友故事吗？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 如果
有， 那就用笔写下来， 为我们投稿吧。

□冰心

■图片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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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家庭相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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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和母亲是小学同学， 但
彼此之间没有说过话。 本来， 父
亲 和 母 亲 的 世 界 是 要 走 向 两
个 方 向的———父亲学习成绩一
塌糊涂， 小学没读完， 就辍学回
家 了 。 母 亲 呢 ， 成 绩 在 乡 里
是数一数二的好 ， 初中毕业还
考 上了中专。 但就在母亲考上
中专那年， 我外公病逝， 大舅舅
也意外离世。 无奈， 母亲只得放
弃读书， 留在家里帮外婆操持家
务。

农村的女孩子， 不读书， 也
只剩下嫁人这条路可走。 通过同
学的介绍， 父亲和母亲的世界又
有了交集。

起初， 母亲是不愿意的。 一
来， 父亲家境不好， 家里穷得叮
当响 ， 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手
艺； 二来， 父亲没什么学识， 这
在母亲看来 ， 是顶重要的 。 可
是， 父亲却不死心。 自从认定了
我母亲， 便开始死皮赖脸狂轰滥
炸的 “持久战”。 有事没事往我
外婆家跑， 骑着一辆东方牌自行
车在我外婆家门口晃悠 （后来父
亲告诉我 ， 那辆破东方牌自行
车， 还是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）。
父亲没别的花招 ， 就一招 ， 实

在。 不是进家里帮忙砍砍柴， 就
是上前搬搬煤球摆摆萝卜白菜什
么的。 我母亲脸皮薄， 脸上挂不
住， 就催父亲走。 父亲不说走也
不说不走， 只顾埋头干活。 这一
招， 太讨我外婆的欢心了。

所以， 我外婆发话了， 可以
让我母亲出去自由活动一个钟
头。 这正中父亲下怀。 于是， 自
行车的后座上， 多了个脸红心跳
的母亲。 呼呼的风声， 都成了欢
呼的掌声。

日子久了， 母亲也看出父亲
心地之善良 ， 待人之诚恳 。 于
是， 母亲嫁给了父亲。

母亲嫁过来才知道， 什么是
家徒四壁， 家里除了一张床， 什
么家具都没有 。 就连那三间瓦
房， 还是父亲把亲戚朋友都借遍
凑钱盖起来的。

后来，父亲开始做小生意。渐

渐地，家里有了收音机、缝纫机，
也有了电视机。 那辆破东方牌自
行车，也变成了崭新的飞鸽。

如今 ， 父母结婚二十多年
了， 开始吃起彼此的醋———我和
弟弟打电话回家， 跟父母说话的
时间 、 报告的事项都要平均分
配。 想想就觉得很温暖， 一个人
在外打拼， 无论什么时候， 拨通
那个电话， 那头的两个人都会像
记流水账一样争相问你一点一滴
的生活。 他们不是简单地问， 每
一句他们都会记在心上。

作为父母爱情的结晶， 我和
弟弟现在各自奋斗在自己选择的
道路上， 虽然没有出人头地， 却
也都过着知足快乐的生活。 我们
像母亲一样爱笑， 也像父亲一样
喜欢真诚。

父母的爱情， 虽简单， 但想
想也很美。

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大学生们
实习、 打工的身影， 这不由得让
我想起了 29年前在YK养 蜂 场
“移虫” 的经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 我初中
毕业后来到一家养蜂场做临时
工 ， 开始的工作是除院内的杂
草， 熟悉内部情况， 在师傅的指
导下， 戴着有面罩的 “防蜂帽”
取 “蜂胚”。 过了一段时间， 蜜
蜂蜇过后也没有刚开始那么大反
应了， 领导就分派我做 “移虫”
工作。 后来， 我才知道这项工作
是提取蜂王浆的重要工序。

因为蜂王在出生之前是在王
台里生长发育的， 工蜂则把王浆
分泌在王台里， 用于培育蜂王。
最好提前1～2天把 “王台” 放到
蜂群中 ， 让工蜂熟悉和清洗干
净， 然后把蜂王产的卵， 也就是
早期工蜂幼虫， 通过移虫器 （带
伸缩性质的类似自动铅笔的移虫
工具 ） 放到它们的 “新地盘 ”
里。 经过蜜蜂的喂养， 大概是移
虫后的第2-3天， 就开始分泌王
浆了。 从蜂群中提出王浆框， 把
上面的蜜蜂抖掉， 用刀子削去伸
长的王台。 清理干净后， 用专用
的移虫器逐一取出幼虫， 就可以
提取蜂王浆了。

“移虫 ” 工作分为移入 、 移
出两个过程。 移入时， 所用的移
虫器要从幼虫凸起的背部一侧下
针 ， 把针尖插入幼虫和房底之
间， 把幼虫轻轻挑起， 放在蜂胚
蜡碗的蜂王浆上 。 幼虫十分娇

嫩， 移虫的动作要迅速、 准确，
一只幼虫只允许用移虫器挑一
次 。 直到把整个蜂胚的蜂巢填
满 。 移完虫的蜂胚用湿毛巾盖
上 ， 再移第二框 。 如果眼睛不
好， 移入的虫大， 产的王浆就会
少， 所以眼睛一定要好， 而且要
细致认真不能一心二用， 还要挑
最小的幼虫。 为此， 刚开始的几
天 ， 郭师傅没少指点我 ： “你
看 ， 这次虫移大了 ， 下次注意
啊！” 因为虫的大小直接影响到
蜂王浆的产量。

取浆一般是郭师傅或刘场长
负责， 主要是用刮匙、 镊子和小
毛笔。 刮匙去掉王台口工蜂分泌
的蜡， 用移虫器把移进的幼虫挑
出来 （此时幼虫已经长大）， 郭
师傅再用毛笔把王浆蘸出来， 抹
入干净的王浆专用瓶里， 然后放
进冰箱中保存。 据说目前有人研
制出了 “真空取浆机”， 虽然效
率有所提高， 但由于条件所限，
尚未得到推广。

现 在 回 想 起 在 YK养 蜂 场
“移虫” 的这段经历， 我还是难
以忘怀， 不时会想起蜂王飞入树
顶举杆回收的惊险场面， 想起手
拿黄瓜蘸着刚摇出来的蜂蜜大快
朵颐的惬意， 想起不善言辞的郭
师傅、 爱岗敬业的齐师傅、 爱开
玩笑的 “大老王”， 还有沉默寡
言的刘场长。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
否还能够想起那个坐在板凳上认
真移虫的临时工呢？ 师傅们， 您
们现在都还好吧。

在上个世纪的八十代中期 ，
随着国门的打开， 市场的开放，
思想观念的转变， 人们有了赶时
髦的意识， 喇叭裤、 蛤蟆镜、 电
子数字手表、 尖头皮鞋、 花衬衣
成为青年人的时尚 。 这种时尚
潮 ，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席卷全
国。

或许我因成长环境的原因 ，
对时尚总是热不起来， 出生在军
人家庭， 曾经又从过军， 习惯了
循规蹈矩的生活。 长年累月的一
个装束， 要不就是中山装， 要不
就是红卫服。

母亲一次去商场， 看到一件
出自上海的衬衣， 浅蓝色的小方
格， 方格里是一朵蓝色的暗花。
在她看来， 我整日的规规正正，
有失年轻人的朝气， 便给我买了
一件。 那时， 人们所穿的衣物多
是自己买布， 到裁缝铺去做。 我
也就第一次穿上了说喇叭不喇叭
的裤子， 再配上这件 “花衬衣”，
加之我本身是自来卷的发质， 头

发、 衬衣、 喇叭裤， 这一身， 俨
然一副时尚青年的装扮。

一天， 父亲正在上班， 接到
北京大嫂子打来的电话， 说是大
哥得急性阑尾炎住院了， 父亲来
到我们单位找到我， 我没有做任
何准备便与父亲乘上了去北京的
列车。 在北京陪大哥三天， 没什
么大问题 ， 我和父亲买了返程
票， 在天安门广场上转了转， 便
前往北京站。

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， 候车
室里旅客不多， 我和父亲坐在长
条椅上等待检票， 父亲看报纸，
我无所事事， 躺在长条椅上睡着
了。 迷迷糊糊中， 感觉有人拍我
的肩膀， 我睁开眼一看， 是两位
年轻的警察。 警察问道： “你是
从哪里来的 ？ 到什么地方去 ？”
我一一回答。 警察查验了我的车
票后， 说道： “你到我们办公室
去一趟 。” 我迷惑不解 ， 问道 ：
“我怎么了？ 到你们办公室干什
么 ？” 正在此时 ， 父亲看到了 ，

他过来问两位警察怎么了？ 父亲
当时穿着上白下蓝的警服， 两警
察一看， 是位老警察， 很是客气
地问道： “他是你什么人？” 父
亲回答道： “我二儿子。” 警察
说道： “我们看他这身打扮以为
是二流子那！ 想叫到办公室仔细
地检查一下。” 说完， 两警察跟
父亲挥了挥手走了。

就这么一身时髦的打扮， 结
果引出一场误会， 若不是父亲在
场 ， 不知会不会耽误了我的行
程。

时间过去近30年了， 再看今
天繁花似锦的市场， 走在路上的
人们， 穿着各种各样、 款式各异
的服装 ， 没有谁会觉得不可思
议， 若是用过去的观念看今天的
着装， 恐怕是满街的二流子， 而
且， 二流子不只是年轻人， 老年
人也被纳入其中。 日新月异的变
化， 人们享受着丰裕的生活， 享
受着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人们的
欢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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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赶““时时髦髦””
引引来来的的误误解解

■■青青春春岁岁月月

父母的爱情

难忘的蜜蜂场“移虫”经历


